
第２２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７年４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２

“义无反顾的光芒穿过寒冷”

———白红雪诗歌的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

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 创研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白红雪的诗歌充满无限可能的悖论空间和强烈的尴尬与反讽意识。这种强烈的悖论性紧张、矛盾修辞和尴尬抒
情，源于他提前用理想情怀的冲动领受了一个时代难以想见的寒冷，并以一束义无反顾穿越寒冷的光芒的姿态在诗歌的世

界中探寻。其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悖论性修辞的话语方式，同时呈现了个人生活体验、想象方式、生存方式的某种尴尬、冲

突。诗人要表达真理只能用悖论的语言，作为一个真正的与语言、想象、经验、现实、历史不断发生摩擦的诗人，白红雪的充

斥着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的诗歌彰显出了悖论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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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看似越来越自由的时代，诗歌的写作、
发表、传播、获奖甚至成名都显得如此容易，容易得

让人心惊。但是，当我细读完白红雪的诗歌后，我

决定应该为之写下一些哪怕是零碎的感受。对于

白红雪这个湖南诗人本身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样也

好，能够让我在诗歌中完成一次纯粹的对话。而白

红雪的诗歌写作更多的时候是充满了强烈的悖论

性的紧张、矛盾修辞和尴尬的抒情，正像是那束光

芒在义无反顾中穿越寒冷，诗人提前用体温和内心

的理想情怀的冲动领受了一个时代难以想见的寒

冷。而可怕的是，这种寒冷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暧昧

的天鹅绒监狱般的寒冷。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似乎

任何的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说出这样的一句被用

得滥俗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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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存在着有形或无形的奥斯维辛，有的是

用机枪和毒气制造的集中营，有的是用柔软的天鹅

绒制造的监狱，区别可能只在于此。

白红雪的诗歌给我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充满

无限可能的悖论空间和强烈的尴尬与反讽意识，这

是否印证了当年克林思·布鲁克斯曾认为浪漫主义

的典型风格是“悖论的惊奇”，而古典主义尤其是玄

学派诗歌的典型风格则是“悖论的反讽”，尽管布鲁

克斯的这个总结在很多人看来都有草率的嫌疑，但

是基于中国当代诗歌在９０年代以来的写作事实，我
认为诗人写作中的悖论修辞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维

度，尽管可能我的这一概括同样是充满草率的。因

为，在９０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急速的工业文明、商
业文明和物欲狂潮在城市的高大灰色建筑对郊区和

农村的蔓延与吞噬中，作为生存个体都不能不空前

地强烈感受到尴尬、悖论、困惑和矛盾的基本体验，

而当这种体验以个人乃至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

候，９０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呈现出悖论修
辞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在不同类型的诗人身上呈

现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或许，对于那些永远在

光线暗淡的书本阅读中进行玄学写作和无限的耽溺

于内心的不及物写作的诗人而言，悖论、紧张和生存

的瓜葛都永远与他们无关。相反，只有那些真正的

与语言、想象、经验、现实、历史不断发生摩擦的诗人

才能够彰显出悖论的强大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布鲁克斯将悖论看作是

诗歌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他认为诗歌的语言就是悖

论的语言，因为“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

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

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

用悖论语言。”［１］白红雪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悖

论修辞的话语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同时呈现了个

人生活体验、想象方式、生存方式的某种尴尬、冲

突。正如他的名字，白红雪自身一样就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悖论，而其诗集《鱼和刀的罗曼史》就是一个

有关悖论的最有力的证明。

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时代的深

渊中，诗歌的黑色末日是否已经在不幸而又不可避

免地到来。索尔·贝娄不无失望而满含悲辛地说：

“从事于诗歌，哲学与绘画等等，在技术社会中不过

是人类的托儿所游戏，在科学的时代到来之后这台

游戏便不得不被抛在后头。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人文科学将应召为地下墓穴挑选墙纸。”［２］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２１世纪以来，无限提速的城市
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得诗人无形中对以城市为象征

的工业化场景有着本能性质的排斥。“蚂蚁常常把

一些沉痛的往事／挂在橡树枝丫上，并耐心等待／那
只啄木鸟前来确诊／／但啄木鸟的嘴唇呵／压根儿只
亲吻橡子……”（《橡树和蚂蚁》）白红雪患上了深

深的时间焦虑症，往事的记忆成为病痛，犹如体内

的桃花短暂的饱满、红润过后就是长久的荒芜、无

尽的迷乱与哀愁，加之城市作为一种商业和工业文

明的强大阴影的遮蔽，诗人不能不在尴尬中排拒这

种焦虑和遮蔽，甚至在诗学的意义上，城市已经成

为一个工业化时代的黑色象征，城市，是一个不受

欢迎的符号，“那天下午红酒一样缠绵／整个黄花机
场停满了小轿车／就像沉淀于红酒底部的药渣：／把
广场内的矮树醉得东倒西歪！／／风其实并不大，阳
光中的白鸟／／却无法站稳脚跟。她们浮萍一样／在
机场上空漂泊，竟把我们的信仰扯断／／亲爱的！如
果我俩是一对白鸟／也有可能在这城市上空漂浮／
但上帝呵，会不会把咱们做为药引／分别投放到两
瓶红酒之中？”（《黄花机场上空的白鸟》）这让我想

起当年的波德莱尔和他诗歌中的城市、街区：“穿过

古老的郊区，那儿有波斯瞎子／悬吊在倾颓的房屋
的窗上，隐瞒着／鬼鬼祟祟的快乐，当残酷的太阳用
光线／抽打着城市和草地，屋顶和玉米地时／我独自
一人继续练习我幻想的剑术／追寻着每个角落里意
外的节奏／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３］白
红雪的诗歌是否印证了那句话———真正的诗歌从

来都不是妥协的产物？面对着轰然加速的市场时

代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无限膨胀，诗人不能不处

于一种巨大的焦虑之中，“今夜，我把洞庭湖从记忆

里挤出来／并苦口婆心引导她与一只萤火虫相恋／
这城市的灯光太脏，也太忧伤／我决不让她投入你
的怀抱”（《我所怀念的洞庭湖》），铁轨、城市，市

场，共同打开的是当代人的飘泊和孤独、茫然的状

态，再升华点说就是象征了一个农耕文明的挽歌，

所以诗人想“拯救”，拯救被异化的个体，因为工业

时代的生活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在公路上高

速行驶的人只关注于速度本身而忽略了两旁景观

的真正面目，而理想化的挽留显然是不能刹住那无

限加速度的工业火车的，而工业化的代表城市则成

为诗人批判的对象，“哦，远方田埂上的哇鸣和狗

吠／是否还在掩护走私毒品的萤火虫？／这城里的
灯光呵，已经淤血一般／在黑夜体内悄悄凝固和沉
淀”（《午夜月光的颤抖》）。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思与存在的最为凝聚的晶

体形态，更像一束时代黑夜汹涌奔突的河流上的宁

静或不安的火焰，照彻和呈示着个体存在和内心深

处的黑暗场阈。歌德曾警告世人———谁不倾听诗

歌谁就是野蛮人。精神大哲马丁·海德格尔在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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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澄明的晦暗的林中路上不时提醒人们：假如我们

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

时间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因为

这个时代遮蔽存在，因而隐藏存在。

可悲的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降，古老
温润的农耕庆典不可避免地成了黄昏最后的闪光。

理想情怀，那大地上延展不息的本源性依托在诗人

海子的黑色的死亡事件中撕裂成一个个碎片。诗

人作为大自然的歌者，本可以直接传达大自然的天

籁之音。但诗人的言说往往会陷入一种困境之中。

“言说的窘境，真正来说，即是灵魂窘境的表征；更

进一步地说，诗灵魂窘境的来源。对于一个写作者

来说，我们也许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但我们

至少能够改造我们的语言。”［４］诗人通过改变语言

（词语）来改变世界，缓解灵魂的窘境。所以在８０
年代甚或９０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仿效海子的“麦子
诗”曾大量涌现，而其中不乏拙劣的仿写使包括“乡

村”在内的一些伟大的诗歌元素受到了戕害。对于

中国诗人而言，土地、庄稼、自然意象恰恰能够彰显

出诗人的复杂经验和想像力。但是，真正的从乡土

本身生发的诗作却无疑在一种伪民间书写中被再

次遮蔽。而白红雪的一些关于乡村的诗歌写作却

让我重新感受了乡土的力量，一种不可或缺的诗歌

元素的苏醒，“今夜。那小木屋里的灯光／仍然黄狗
一样守望黑暗／而蒲公英的白／又把远方的风雨烫
伤／／母亲内心的疤痕／却永远不会发光／更不能远
走他乡！／／但她的白发似草药／可以给我的思念止
痛”（《蒲公英的白》）。我不知道在这个无限暧昧

而又强夺的时代，还有多少个诗人能够从骨髓深处

歌颂和怀念那些逝去的乡村事物，还有谁能够在冷

漠工业的复制罗网中吟唱关于本源性质的纯棉般

的乡村情愫。

对于白红雪以及当下部分义无反顾穿过寒冷

的诗人而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一个最

终的归宿和停泊地；不幸的是，诗人成了城市和乡

村之间永远的宿命般的漂泊者和异乡人，当无家的

潮水在工业时代日夜奔涌的时候，我们都成了名副

其实的望乡者，“站在屠宰场旁边的牛／突然哞一
声，低下头去／把命运之蚁狠狠踩灭！／／但草的尖
叫呵／仍然在牛角内奔突／企图扎破一节盲肠回
家？／／而每一条路都露珠一般／从起风以后的叶间
滴落”（《站在屠宰场旁边的牛》）。在我看来，这屠

宰场旁边的牛不容置疑地成为现代人有限生存的

真实写照与象征。那么，人类究竟该栖居何方？出

路何在？城市已然淤血一般，乡村也先天性伤痕累

累。因为对于白红雪而言，出生地的乡村成了一个

家族历史的见证，而一个普通家族的历史却是用无

边无际的痛和刺目的死亡写成的，这种触目惊心的

家族谱系叙事是在历史与现实、生存与死亡、回忆

与遗忘中同时完成的，“一觉醒来，我被多年前的夏

天／直呛得想哭；那天中午／栀子花在河岸上裸体转
身／竟被一只牛虻撞成重伤／／然后。姐姐也从邻村
归来／进门后便与母亲抱作一团／其哭声，若缤纷闪
闪的蝶／落满我幼小心灵的每一寸矮墙／／现在又是
榴花般热烈的夏天呵／母亲仍然在乡下的小木屋
里／弱不禁风地做些事情，通夜点灯／而她内心的怀
念比灯光还亮！／／因为姐姐自杀的晚上／狗吠熄灭
了所有灯光……”（《夏日往事》）闷热的夏天，死亡

的阴影，家族的沉闷故事带来了生命存在的诸多难

以规避的悖论甚至宿命，这种黑暗的生存与死亡的

细密纹理当诗人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抚摸的时候，

那种毛糙的刺痛仍叫人惊心得难以释怀。

当然，白红雪的一些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总

觉得他的诗歌似乎还有一个地带一直没有被开垦，

是经验的视阈限囿还是诗歌语言的需要继续淬炼？

白红雪的有些诗歌尤其是一些几行的短诗过于强

调了一时一地的即时性感受而缺少了诗意和时间

的沉淀。在此前提下，我更喜欢白红雪的《短剑与

长裙》《时间深处的白蚁》《第二十种鸟声》《时间的

马群》等长诗，其中既有诗人本体性的关于生命、时

间和生存的多重探问性的挖掘与思考，而且同时容

留了个人性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于是，彼岸

世界长满了谎言／花谢之后还是花谢啊／被马踏过
的土地已枯萎成海绵／匆匆吸干了时间／时间吸干
了真理／真理又吸干了我们的生命”（《时间的马
群》）。

希望这个春天窗外正在盛开的白玉兰和席卷

北京的沙尘暴能够给这个时代的诗人带来更多的

叩问与反思；而白红雪的诗就如这场玉兰与沙尘暴

的悖论之争，不断地纠结和互否，不断地在排拒中

向前奔走。可令人揪心的是，其终极问题仍然不容

乐观：白玉兰能否远远地甩掉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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